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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当听到黄梅戏的旋律总是
倍感亲切，陶醉其中？因为我对这个剧
种爱得痴迷！

生长在黄梅戏之乡的我从小就对黄
梅戏情有独钟，她就像家乡的油菜花一
样散发着淳朴而迷人的清香，是什么时
候开始迷恋上黄梅戏的呢？让时间回溯
到我的童年时代吧！那是八十年代初我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记得刚过完新年，乡
里弥漫着喜气洋洋的气氛，从大人们的
交谈中得知是县剧团的班子要下乡演出
了，正月里唱大戏无疑是乡里的一大盛
事，何况还是请来了县剧团的班子！唱
戏将春节的欢乐再次掀起高潮，乡邻们
纷纷奔走相告，并热情邀请外乡的亲朋
好友们来看戏。于是，街上更加热闹了，
十里八乡的人都蜂涌而至，各类小吃也
在路边支起了摊点，炸爆米花的、炸油条
的、蒸包子馒头的、卖水果零食的，小小
的乡镇街道瞬间成了一个小型集市。更
令人兴奋的是剧团的演员们被安排在居
民家里住宿，我家的住房比较宽敞成了
剧团演员们住宿的首选。当年的县剧团
应该算是比较正规的戏班子，剧团里有
黄梅戏元老龙甲丙老先生为首，以及肖
玉珍、史碧霞，鲜秀玲、周成笑等老一辈
演员，据老一辈人传讲，龙昆玉龙甲丙父
子是我们家乡唱响黄梅戏的一代宗师，
他们为黄梅戏的传承与发扬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龙甲丙老先生已年近70来岁
了，这次回乡演出也是对家乡的回馈
吧？于是黄梅盛事的名声就更响了。团
里年轻一代的演员们也个个青春靓丽，
技艺超群，这群光彩照人的哥哥姐姐们
就住进了我的家里，和我们零距离接触，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

好听好看的黄梅戏唱了一场又一
场，一直延续到元宵之后，可是我和妹妹
因为在上学，总被奶奶管着不能象别人
一样天天去看戏，虽有万分气恼却又无
可奈何，唯有草草写好作业后便偷偷溜
到剧场旁边，就算看看演员们化妆和他
们穿着戏服走来走去的样子都特别满
足。当年我们乡里的剧场很简陋，是乡
政府的大礼堂，有一个高高的水泥台子，
下面摆满了木条制的长椅，坐在上面屁
股会硌得生疼，即便如此，长椅也被坐得
满满的，连走道里也站满了人，可谓场场
爆满。前面礼堂里锣鼓铿锵地唱着戏，
绕到后门有一间很宽敞的房子，演员们
就是在那里化妆候场，我便趴在窗户边
好奇地看他们贴头，描唇，画眉，配戴各
种精美的头饰，穿上五彩的漂亮戏服。
这时候有一帮同龄的小伙伴神秘地告诉
我：“走！我们去一个好地方可以看戏”
他们拉着我来到一个空地，原来这里是
大礼堂的后窗，爬到窗台上的视角可以
看到一点台上的表演，我也懵懂地挤在
其中，透过窗棂只见眩目的聚光灯倾泻

在戏台上，缤纷的色彩、飘逸的衣裙，当
时演的是《薛丁山三请樊梨花》，眼花缭
乱的唱念做打、婉转清新的天籁曲调让
我如醉如痴。

唱戏期间奶奶也有恩准我们去看一
两场的时候，于是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住在我家唱戏的哥哥姐姐会把我们
姐妹俩直接带到后台，当时在我们幼小
的心灵里充满了虚荣的优越感，这些唱
戏的哥哥姐姐们简直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明星啊，也只有我们姐妹俩才能享受这
般高级粉丝的优厚待遇吧！后来几年，
县剧团又多次到我们乡演出，对于在一
个音乐匮乏的少年时代，黄梅戏充满了
无穷的魅力，让我从此深深爱上你！

记忆中的黄梅戏艺术在经过一度繁
盛之后也受到了经济改革浪潮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嬗变过程
中，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也处于艰难求
存的挣扎状态，黄梅戏也和大多数中国
传统戏曲一样，进入了低迷期。

长大以后我的家住在县城里，世间
的情缘就是这么奇妙，我老公的大姐就
是当年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也就是当
年到我们乡镇唱戏的那些神仙姐姐中的
一员。后来戏曲的低迷期使剧团无法生
存，大部分演员们都离开了剧团自谋生
路，大姐也从此离开了黄梅戏舞台，和
她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一批的大多数同
事。机缘巧合，有次我和大姐在街上偶
遇了一位她以前一起唱戏的同事，老同
行重逢分外亲热，说不完的往事，聊不
完的家常，意犹未尽，大家都坐将下
来，畅叙那些年的黄梅戏以及她们的黄
梅戏姐妹们……

“某某离开剧团后开起了歌舞厅，穷
则思变，她倒是赶上时代潮流了……”

“某某因家里有机遇去了芜湖，听说
现在当戏曲老师在教唱黄梅戏……”

“某某进了一家企业上班 后来
又下岗了……”

……
我一边听着她们数说着一个个曾经

很熟悉的名字，记忆中的一个个舞台形
象便跃然脑海。

所幸在九十年代，黄梅戏再度回归，
特别是热爱黄梅戏的民间群体都喜欢在
茶余饭后拉起胡琴唱起来，悠扬悦耳的
黄梅调如同山野之风四处飘香，各类戏

迷团队也应运而生。本着一贯对家乡黄
梅戏的钟爱，我于闲庭信步中寻访到那
慕名已久的戏曲俱乐部，穿过夜市正喧
的小北门步行街以及日间繁华的雷池菜
市场，仿佛穿过时光隧道，由现代转回过
去，由彩色褪回黑白，白天那个快捷的市
场已经睡去，在转角一条窄小的巷道里，
一个悠扬的戏曲天地在醒来，只须循声
而至，我便来到这家黄梅戏俱乐部。

小小的院落，简陋的民房，室内几乎
没有什么家俱陈设，唯一特色便是那硕
大的音响，和各种乐器。有竹笛、笙管、
板胡、二胡，竹板等等，那都是爱好者自
行购置的家什。音响上方悬挂着一幅女
主人参赛的大型剧照，并摆放着电视台
颁发的荣誉证书，女主人曾经参加过黄
梅戏迷大赛并获了奖，安庆《黄梅阁》栏
目授予了他们戏迷分部证书，这便是戏
迷俱乐部的象征。主人公是一对热爱黄
梅戏的老年夫妇——胡老师和陈老师，
他们不仅对各种黄梅戏唱段信手拈来，
而且精通各类乐器，吹拉弹唱，无所不
能。真可谓妇唱夫随，琴瑟谐和。夫妇
俩的生活主题除了黄梅戏还是黄梅戏，
他们对黄梅戏的执着追求与酷热程度影
响了当地一大批戏迷。正是这种对黄梅
戏艺术的执着追求，这对和蔼可亲的老
人无偿地提供平台，把广大黄梅戏爱好
者都聚集起来，共同练唱，切磋，于
是，那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黄梅
戏，便如同美酒佳醇一般飘扬开来，同时
也吸引着许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着
黄梅戏的魅力。

我的到来自然也得到了主人的热情
欢迎，主人笑容可掬，亲切友好地接纳着
每一位新加入者。黄梅戏的流风彩韵主
要来源于田园山野，根植于群众生活的
丰富土壤之中。来这里练唱的大多是普
通民众，甚至有许多几里之外的城郊村
民也不顾路途遥远，纷至沓来，他们个个
都能哼得几曲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甚
至有人能把整个戏文从头至尾一字不落
地唱得字正腔圆。真是“家乡好，家乡
美，家乡处处唱黄梅啊……”

尽管平日里我也喜欢随意唱上几
曲，也得到过朋友们的喝彩，还自鸣得
意，到了这里方知高手如云，原来我的唱
腔没有经过规范指点，竟是破绽百出，琴
师们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严格的点评：“你

的毛病就是抢板，节奏不稳，音准、音色
都没有问题。”哇！这么严格的老师，我
可是第一次跟琴啊，心里有些怯怯，唱起
来就更走调了。往往是琴师拉着拉着突
然嘎然而止：“这里注意要慢下来，注意
过门……你节奏不稳，就好象走在崎岖
不平的山路上一样两边倒，”唱腔情绪不
对了，又被批评：“这里表现的是情郎要
离开时女子难舍难分的场面，要唱得悲
悲切切，你唱得倒好象巴不得他走快点
一样，没有投入感情……重来一遍！”呵
呵，原来每一个艺术的门槛都是要一丝
不苟，严肃认真，不可马虎随意的。我懂
了，为什么梨园行当拜师学艺都一直传
承着三拜九磕的庄严仪式，这是对艺术
的敬重，不可亵渎。无论是爱好还是专
攻，都要有以恭敬待之。

多年以后我离开了家乡，因着自始
至终对黄梅戏的热爱，我喜欢随时随地
哼唱几句，当然我算不上一位合格的戏
迷，真正的戏迷票友是全心投入，把戏曲
爱好做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令
人敬佩有嘉。每次回家最让我流连忘返
的就是家乡随处飘唱着的黄梅戏，我们
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与黄梅戏有关的人或
事，于是约上几个好友，只须顺着弦乐声
声，黄梅飘扬，便可见到县城的各个休闲
场地都有好几班乐队分布在路边或草坪
上拉开阵势。胡琴、锣鼓、竹板、乐谱、音
响一应俱全，大拨大拨的男女老少们都
汇聚在这里，唱戏的，听戏的，凑热闹的，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也有络绎不绝
来来往往的人群，或悠闲散步，或疾走锻
炼，或驻足观赏，会唱几曲的便停下来拿
起话筒吼上几嗓子，唱完再继续锻炼。
最认真执着的要数那几位伴奏的琴师们
了，他们会根据演唱者们的声音特点和
曲调来调音拉弦，往往是眯缝着双眼，摇
头晃脑，一丝不苟，力求完美，沉醉其
中。黄梅戏这株具有乡土气息的艺术瑰
宝已完全融入到了百姓的生活。

近几年来，县黄梅戏剧团也佳音频
传，从网络平台，抖音直播经常会欣赏
到他们精彩的表演，也看到了更多更年
轻演员们的戏曲形象，他们不辞辛苦送
戏下乡，并多次到外地城市展演，有力
的传承和发扬了黄梅戏艺术，县城黄梅
戏的生命力正蓬勃发展，散发出勃勃生
机与活力。

讲不完的黄梅故事，这就是在我的
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一座小小的
县城，满城都是热爱黄梅戏的人。听不
完，看不够，舞榭歌台杂场戏楼，春社
乡戏满街头，平词花腔黄梅调，水?长
衫舞悠悠，曲也乡音词也乡音调依旧，
演尽那大千世界千姿百态，真假美丑，
时尚潮流……

期待我家乡的黄梅戏前景更加美
好，喜爱黄梅戏，我依然是忠实的戏迷！

我爱家乡的黄梅戏
●陈虹

自1993年开始，选材于中国大量诗
词曲的“文学鉴赏”试题开始在全国高考
语文试题中固定下来，难度是递增的。
先是一首古诗鉴赏选择题，后是一首古
诗鉴赏选择题和笔答题，再后来考几首
古诗比较分析作答，再往后考词。我要
感谢高考，从考古诗鉴赏开始，我才对
古诗真的自觉和不自觉地产生兴趣了，
开始从意象、情感、表达、形象等方面
学习和揣摩了。因为你必须自己悟透，
才能给学生讲透。全不像在阜师院读书
时只需要知道历代代表作家及其代表
作、作品内容和形式、各种体裁产生、
发展、兴盛等这些文学史常识这些空洞
的东西。那时也觉得老师学问丰富而自
己学得也很充实，但根本没有萌生古体
诗近体诗的创作想法，更别说词赋。虽
然大一时就开了写作课，教我们写作的
是位姓陈的老师，宿松人，讲课方言发
音很浓重，印象中也只是让我们写过小
说、散文。虽然我在同学夜晚酣睡时自
己伏在下铺床边方凳上花了数小时写好
的散文《蝉》得到了陈老师认可并在班
级当作范文宣读，但我只是获得了一种
开窍般感悟——只有记录真实的体验才
能感染自己感动他人，而对这门课并不
怎么感兴趣。

二十多年前，在诗词鉴赏教学之余，
常感觉工具书太少，趁去安庆集训之际，
一下子在大书市买了《唐诗鉴赏辞典》
《宋词鉴赏辞典》等，回家对照连续几年
的高考诗歌鉴赏题中相应的唐诗宋词，
发现选项内容设置基本是从鉴赏文章中
分考点析出来的，心里便觉踏实多了。
有一次在翻阅《唐诗鉴赏辞典》时，惊喜
地发现鉴赏作者中有教我们唐宋文学的
汤华泉老师名字，他可是我们中文系八0
级和八一级学生最敬佩的，我们敬他比
敬牛维鼎副教授（当时是中文系唯一一
个职称最高的）更多，于是一下子拉近了
我与辞书的距离。后来又偶得汤华泉老
师《为80级毕业四十年而作》：

讲席相逢四十年，回眸往事未如烟。
切磋相长留佳话，多谢诸生忆旧篇。
当即便有了某种念头——创作。当

然，也许是其时的我身心俱疲，希求有另
一世界另一家园可以承载我的一切负面
的东西，重新找到一些乐趣，有所寄托。

但我知道，鉴赏和创作是两码事，一
是看门道，一是让人看门道，说人容易做
人难，后者显然难很多。万事开头难，难
在入门。于是一面托一位学生在大城市
替我购买古诗押韵方面的书，一面根据
大学教材和中学课本中自己最熟悉的古
诗揣摩平仄，甚至翻出自己在1984年购
买的《中原音韵》，但看了音系“帮、滂、
端、泥”后便似乎一头雾水，觉得很难深
究，重在讲语音的变化及发展的，而不觉
得它其实是一本难得的韵书，真的是有
眼不识和氏璧。那时写近体诗的人寥寥
无几，（不像现在全国有近百万）并且多

是一些退休的热爱古诗词的文化人，年
轻人几乎无人涉足，因为那个时候获得
及传授文化知识和写作技能依靠的是书
本和老师，不是像现在绝大多数人可以
借助各种工具——手机和电脑。再说普
通人极少有什么手机和电脑，即使拥有，
古诗词写作检测软件恐怕也没有开发出
来，更别说相关平台。所以即使有不吐
不快之欲望，想写点什么，又怕贻笑大
方，更怕误人子弟。

所幸，我有早已遇见的我最好的忘
年交同事——郝晓昌老师，他毕业于震
旦大学，在《安徽日报》社工作时受“胡风
集团”案件影响，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
兼做郎中，平反后本可以回合肥原单位，
但他选择留在家乡，后入职鸦滩中学。
我知道他有古诗词写作功底和作品，有
一次闲谈时我说了想法——为了更好地
配合教学，最好老师也要有创作体验。
他心领神会，翻找出他自己的诗歌集，结
合他自己的作品，先是认真地慢读一遍，
再春风和煦般告诉我韵脚、白脚、平仄、
粘连等，估计他怕我一下子消化不了那
么多，就让我把他的集子带回家去看。
当时，他讲他作品时，还特意毫不保留地
说出部分作品的背景，由此我也就知道
了老先生的那段罗曼蒂克的过去。从他
的轻缓悠长的叙述语调和迷离朦胧神情
中，除了潜意识地感觉并非全是像大学
老师传播——马克思说过，“愤怒出诗
人”。（后来又听说原话是“愤怒出诗作”，
是古罗马一位诗人说的）但“生活是艺术
之源”是绝对的真理，我更多的是分明感
受得到他的那段时光的美好以及对美好
的回味，到现在我似乎还能听到他陷入
回忆时忘情而又理性的笑声。

在郝老先生的启蒙和鼓励下，我尝
试着写最简单的。那时认为最简单的是
五绝或七绝，因为字少句少。现在觉得
字越少表达越难，在有限之中尽可能表
达无限，能简单得了么？何况还要讲起
承转合等。终于，我把自己认为最满意
的《咏梅》（见文后附）怯怯地拿出来请

“老先生”请“前辈”斧正！他审视吟诵之
后，不知是他深知我的心境，还是触及了
他的灵魂深处，他当即予以认可并予勖
勉。我心里自然高兴，深深谢过之后，觉
得心里的种子终于在春风中冒芽了。也
可能是性急，也可能是渴望，后来又写了
几种形式绝句，还没悟透，就又模拟填
词，胃口太大，消化不良，终至畏畏缩
缩。所以，后来郝老先生邀我入香茗山

“九老诗社”，我只能以年龄悬殊而婉辞，
我清楚我当时实力，不敢忝列其中。但
每当看到如我一般瘦小的他伫立在萧瑟
秋风中注视着学校报墙玻璃内的用图钉
摁住的宣传诗词创作成果的师生共同作
品时（当时学校申报了语法方面的市级
课题，研究需积累原始材料，除收集优秀
作文外，也动员学生写诗，拟结合这些材
料谈语法学习的必要性），我的内心就又
增添了前行的动力。

遗憾的是2008年我离开了鸦滩中
学，跟老先生学诗写诗可真是“刚开头却
又煞了尾”。没有想到，我到望江三中后
不久，竟收到了他自资出版的全新的诗
集，随后又收到“九老诗社”托人带来的

“九老诗社”集子，后者应是郝晓昌先生
在九老面前推介的明证。我拜读之余只
有惭愧和内疚，觉得十分对不起老先生，
先前说过的什么“赓续”，什么“乃绍”，如
今中断实践，缺乏行动，则全是空话。于
是再次蓄积、酝酿以期发力。

后来，县教育局高中语文教研员江
晟老师（后是大雷诗社社长）多次在三中
语文老师座谈时倡议诗词进校园。我虽
赞同，也做过宣传，但也许是力度不够，
没有专门搞几场讲座，也许学生高考压

力太大，不愿在这上面花时间，故而收上
来的作品自是极少，且根本要推翻重来，
这事也就只能指望同行了。事虽不谐，
但江老师的信任和期待还是再次催动了
我那念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与同样热爱
古诗词的王中华老师在办公室里切磋切
磨，渐渐熟知尽可能避开各种禁忌，比如
挤韵、撞韵、平头、合掌等。

现在退休了，在引带幼孙中偷闲看
点什么，写点什么，记点什么，都是古
诗词或与之相关的内容。半是打发光
阴，半是将来给他们留点什么，觉得更
加充实。此外，就是学点什么，我也像
年轻人那样看看手机，只是我关注的多
是方家和朋友圈中诗词内容，虚心学
习，学过之后就会有所触动有所刺激，
于是练笔，不断提升自己。 慢慢按照
激发→意念→孕育→表达这个过程来准
备，在不断练笔活脑中，我觉得，灵魂
是先天的，意境是自己的，而技巧是可
以师承的。

现在我虽然到了讲波折、讲悬念、知
词性、重炼意这一站台，然而，却无法跟
郝老先生分享我在这条路上成长的喜悦
和体会，也无法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
诲，因为老先生于2021年辞世，享年96。

未来路正长，在无际无涯的诗词世
界里，我仍需不断求索，破浪前行。要想
让自己的人生带点诗性的话，唯有这样，
才首先对得起我的诗性人生的引路人
——郝晓昌先生。

无论我到达哪一站哪一亭，我都永
远怀念大我三十九岁的父亲一般的忘年
交——郝晓昌先生。

我与古诗
●吴结应

序
孜孜不倦，梦八百里皖江之浩荡
江海津渡，卷起千重浪
承扬子江畔潮汐
不卑不亢
于此处诉说

一曲心潮，万千相思
金柱关，临江塔下
谁在呼唤？
你的名字，叫
——水阳江

点，横，竖
1

穿越崇山峻岭，聚百千溪流
你携杭、徽二水
一路
古道悠悠

东津河、西津河
中津河
三河合一
中河口处，引亢高歌

自此，多少人
多少年，由此经南向北
序梦，那
一江春水

二百七十三千米
出江河与入海
绩溪，宁国，宣城，当涂，芜湖
水泽五子地

俯仰间，满眼皆是辽阔柔情
有跌落后的云波
和浊浪之上，排空的
那豪迈与野性

当然，也有俏笑和诡异
还有，赤裸身体的
羞涩与不安
——欲说且休

2
对这一切，我均习以为常
我知道
你是驾着云朵而来
穿过了母系裙衫

我还知道
——月光不在你的抒情词表里
天空中的蓝，才是你
馈赠的彩色米

河蚌，与田螺姑娘
都是神话和故事
但保持虔诚和圣洁是必须的
大雁向南飞

我试着沿水阳江的方向逆向而行
此时，热情
比气力更重要

“横、竖”，不是可有可无

肩骨上的钙质，担天立地
那些年，我的脚趾曾无数次
亲吻过河床
每一颗沙粒和石子

在我们并不魁梧的身子骨后面
汗滴与天上的
飞雪，结成了
一颗颗，晶亮的星星

号子声与旗帜的猎猎作响声
为我们父亲和母亲
还有，我们自己
唱一路赞歌

心在激越，血在燃烧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挺立的点
——白日依山尽
敢教日月换新天

3
华阳河、宛溪河，在另一处着笔
血管上增加了又一股劲流
大河更加澎湃
涨满了张力

佟公坝，江南“都江堰”
千古石坝
一路，从唐风中
徐徐走过来

南漪湖，作为情感上的一种疏导
在此处，极好地
发挥了线下的节制作用
皖南因此明媚

所有江南女子的美，皆淋漓尽致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一峰顶下，玉真公主回眸一笑
万山空鸣

山水，在这里竟如此温婉
河渠沟网如织
诗曰：行尽清溪日已暮
云容山影水嵯峨

请听，远处的长吟
——放舸遵阳水
牵江上石梁
水从天上来，却在白云间

何处有“沉鱼落雁”

丹阳湖水漾
且问滩边长鹭
——谁言诗客痴付情？

点、横、竖，归合于一条江
听江人，向海而歌

撇、捺，折钩
1

西子眼睛一样的湖水里，东吴丁奉
放缰，跑马，圈湖
十万雄兵，奉旨
吹皱一湖金钱水

盔甲折钩，耳朵在左边
也在右边。风吹过来
管家渡流出的水
清澈于撇捺

长戟划开了一丛逐波的水草
雁飞鱼跃，于马蹄下归顺
龙溪塔为证
——一水阳江上才百里

金钱湖，金宝圩
不再只是传说……

2
一城望远
渡口处
——有君为画我为诗

从水中来，又迂水中回
三水一江
固城湖，南漪湖，裘公河

2000年，水润阳江
梁设逡道县治

“古丹阳湖”，旧貌换新颜

无需斧凿石门
——一切风雨兼程中
多少次，我在梦里骑云欲去？

惊天地，泣鬼神
道阻且长
七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3
两千年，只争朝夕
一曲《水阳谣》
——皆不是旧时词

三十万亩良田，三十万亩粮仓
丁奉的剑，划不开
青山河柳

港口湾水库，“南漪湖”节制闸
芜申运河，“水阳江”船闸
行太湖，逐歌于江海

从此
一江向东去
篆隶南北

4
水逐白浪，万重千叠
一枚枚心跳的动词，旋转
岸边，昨日青石板上凹声部的故事

此刻，于水阳江畔
新时代征歌
是我唯一的独白

撇、捺、折钩
尽在图画中……

行草，江鸥掠起的新歌
1

一群江鸥，飞起
落下。又一群
飞起，掠开一行行草的弧线

一队队铁船，犁开鸢尾的花朵
绽出久违的白
它们呈雁阵状集体炫舞

2
芦丛处，一只白鹭
正与鹤，对视
默默不语

而我却做不到无动于衷
留白处，“水阳江船闸”流出的水
轻盈而澎湃

它们，与我一样
不再内敛于心
行草中，折钩出另一番写意

3
裘公河，携青山河水而下
相汇于，青弋江处
或折转，或迂回

哦，忘不了
那条江
——那一道闸

当涂、芜湖，苏水、浙水、申湖
煽情，或是走笔
它们都将奔入江海之中

孜孜不倦，挥手间
又几只江鸥掠起
羽影下，扇开又一页画面

4
此刻，我是水阳江中
一朵最小的浪花
万千相思

奔向大海
……

写给水阳江的颂辞（组诗）

●陈玉兴

燃烧 彭霖 摄


